繼續團結努力吧，朋友們！

三一九之後

--- 梁鉑鈴 ---
  「砰！砰！」也許是槍聲，也許是鞭砲聲，卻敲痛了多少人的心，也敲碎了多少人的愛和希望。就這些聲響以及接續下來的各種動作、言語謠傳和操弄把一個神聖的民主饗宴，變成了勿齷齪的民主笑話和夢靨。就差那麼兩萬九千票！如果是一個公平、正義、光明磊落的選舉，任誰也不能不接受這冷酷的事實，輸了就輸了，沒什麼了不起，重整旗鼓捲土重來，四年後再見，但這一次卻不是！

  從三月二十日晚上開始，很多群眾便聚集在連宋總部，按著又轉到台北地檢署再轉到凱達格蘭大道展開了長達十多天的和平抗議活動，這個活動，撼動了人心，也今人無法忘懷。儘管綠營的政治人物和他們的同路人的言語和耳語都照舊抹黑，來貶低這活動的正當性與必要性，但所有參加活動的人們都心知肚明，也許我們為連宋的如此敗選感到不值與不平，但更多的人卻是因為對國家的前途．民主的落實及元首的誠信，產生了太多的疑慮而湧上街頭，走向總統府前的廣場，向不公不義的政府和政治人物發出怒吼！
  從黑夜到白晝，自晝到黑夜，來來去去的人潮絡繹不絕，途為之塞。大家幾乎都是人手一旗，可愛但受盡委屈的青天白日滿地紅，不論識與不識，人們都互相問好，互相打氣，更互道交接班了，各個年齡層次，各行各業，南腔北調，大家就是有志一同，要向不公義的選舉過程、手段與結果，提出最強烈也最嚴正的抗議與控訴，但願這抗議與控訴的怒濤，把欺騙、

分裂裹脅善良群眾的政客與政權沖刷乾淨，還我們一個真正民主，自由公義的社會和國家。
  太多跡象顯示了三一九的槍擊案，的確是非夷所思，就那麼疑雲重重、兩顆小小的子彈，加上案發後的操弄居然把一個提不出稍微亮麗的政績，誠信也有問題，操守受人質疑，民調也顯然落後的候選人，硬是以些微的差距領先了另一組，而贏了繼續領導國家四年的最高權力與地位。這種結果，其叫人痛心，更叫人為國家前途感到無限的憂心。內心沈重、悲哀與憤怒使我們自己打起精神走到總統府前，走上街頭，看看是否能為國家做些什麼。

  李昌鈺博士的參與槍擊案的鑑識工作，固然解決了某些困惑，但仍舊留下了諸多疑點，尤其是槍擊現場及時間，特別是陳水扁先生的那一槍，由於未在第一時間內保留現場及管制，以後的推論失去了堅實的依據，我們對於呂副總統那一槍幾乎足毫無疑問，但第二槍包括李博士在內都從未肯定地說出所以然來。

  李博士的敬業精神值得肯定，他的事業成就更值得推崇，但臨行的記者招待會也留下了一些繼續要追尋的真相，譬如，一、陳先生傷口的組織切片固然有鉛彈遺留物，但是否有衣物纖維的存留？二、據說鉛彈是在背部夾克找到的，如果真的是槍擊，鉛彈的重量經過長時間的站立、抖動（行車時）下車步行（進入奇美醫院）彈頭仍未掉下來，豈非奇蹟中的奇蹟？況且由錄影書面中顯示陳先生的夾克並無往內摺現象。三、鉛彈頭劃破肚皮後似應有其速度與動能，雖未穿透對側衣物，但應可留下血跡及擦傷（衣服）之痕跡，此點亦未有解釋。至於彈頭的DNA，若要刻意製造則是輕而易舉之事。四、擊中呂副總統的銅彈頭在撞擊擋風玻璃時，尤其在斜角進入通常都會偏向，以雷射光重建擊發現場之根據稍嫌薄弱，且單憑車內之玻璃碎片就判斷彈頭乃由外而內亦有同樣的問題，因為在擊中同時車外亦應有玻璃碎片。至於奇美醫院的處理，用幾個字形容「荒腔走板」。

  總之，這可能是一件千古疑案，而這疑案的最大的受益者足陳水扁先生及綠營人士，最大也最深遠的受傷害者，卻是我們所摯愛的中華民國以及衷心擁護並支持他的廣大群眾，更使海峽兩岸至少應和平共存，相互良性競爭的同文同種且無辜的人民，陷入動盪與不安、猜忌，甚至敵對的窠臼之中:尤其是我們這些當初選擇了自由祖國的印尼歸僑，眼看大家當初胼手

胝足與國內同胞共同努力的血淚成果，逐漸的被腐蝕、破壞，被纂奪。而這些不僅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甚至刻意製造仇恨中國人的一批人，竟然以不誠實、不公義的手段取得了操控國家機器與方向的大權。如何不教我們憂心、痛心，為什麼我們要坐視;為什麼我們不能抗議：不僅如此我們更要號召群眾，團結一致，不是為連宋也不是為泛藍，而是為我們自己和後代子孫爭取一個有正義，有和平，有自由，有民主，有仁愛和有公理的光明國土和未來。天佑吾土吾民！

  謹以此文向總統府前廣場及中正紀念堂共同奮鬥努力過的朋友們致上最誠摯的敬意:目標尚未達成，繼續團結努力吧:朋友們！
